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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海拔 1800 米的湖北省恩施市红土
乡石灰窑，就是坐落在白云生处的一
个高山小镇。

追寻深秋那份灿烂，我来到石灰
窑。这是一个晴好的日子，朵朵白云，
白得那么干净，将最美的姿态，布置
在蓝色天宇。放眼看去，秀丽的情侣
峰、湛蓝的子母湖，弥漫一抹淡淡情
思，在蓝天白云下尽展迷人风韵。山
风摇曳着刺梨子花，把山野渲染得风
情万种。

小镇地貌称奇，四面环山，拱卫
着 八 座 锥 形 山 峰 ，人 们 叫 它“ 八 仙
峰”。“八仙”相向而坐成合围势，中间
一条小河从集镇的吊脚楼下涓涓流
过，好似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
把如棋盘的小镇东、西分开，因而小
镇又叫“棋盘镇”。“八仙”围着棋盘而
坐，二者对弈，把房舍当做棋子，余者
观棋，对弈者凝神，观棋者不语，这是
一盘千年、万年也下不完的棋。

小镇历史悠久。明末以来，石灰
窑 曾 三 迁 集 镇 ，前 两 次 均 因 火 灾 毁
弃，最后一次在测地堪舆后建于此地

才 保 留 至 今 。一 条 青 石 板 铺 成 的 老
街，散发着青幽幽的光，连接着古老
的 驿 道 ，串 起 长 满 青 苔 的 历 史 和 故
事。

据《恩施县志》记载，石灰窑原名
叫“十个棚”，也叫“施鹤道”，地处古
驿道上，成为恩施、建始、鹤峰、宣恩
四地边区的重要物资集散地。《黄氏
日用杂志》里说，石灰窑在明末清初
还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远山荒地方。
时逢长江、洞庭湖等一带闹水灾，灾
区 难 民 纷 纷 逃 往 恩 施 山 区 ，挽 草 为
记，开荒种地，建家置产。当时来到石
灰窑地方的主要有张、薛、李、滕、杨
等十户人家，均在此搭棚建屋。“十个
棚”人家与当地群众世代和谐相处，
繁衍生息。那时的“十个棚”，相当于
现在的小区。

石灰窑是湖北恩施土家女儿会
发源地。清乾隆期间，薛家棚有一在
外经商的薛姓乡士，于七月十一日返
家祭祖。乡士思想开明，破天荒地对
九个女儿说：“明日你们姐妹可理头
善妆，上街赶场，游玩一日。”七月十
二日一早，姊妹九人梳理打扮一新，

上街游玩，让赶场者惊羡不已，人们
纷纷效仿。于是每年七月十二日这天
女人们都来赶场，男人们也可以在这
一天和女人们相会，以表爱慕之意，
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演变成如今以歌
传情、赶场相亲的“东方情人节”。

每逢女儿会，小镇充满了浓郁的
民族风情。对歌会上，大大方方的石
灰窑姑娘媳妇亮开喉咙唱道：十指尖
尖爬上墙，眼泪汪汪告诉郎，昨日为
你挨了打，浑身皮肉都打伤，舍得皮
肉不舍郎！早就相约去赶场，听到后
院口哨响，煮饭忘记沥米汤，炒菜
放盐错成糖，赶忙穿上新衣裳……
歌声惹来一阵笑声。也有男女对唱
的，妹子放开嗓子先唱：“天上彩云
追彩云，地上旋风绕竹林。风大绕
动斑竹笋，歌儿唱动姐儿心，五句
子歌儿当媒人。”男娃接着唱：“莫
道 山 歌 不 值 钱 ， 山 歌 还 是 巧 姻 缘 。
姻 缘 原 是 山 歌 起 ， 没 有 山 歌 不 团
圆 ， 山 歌 一 唱 就 团 圆 。” 悠 扬 的 情
歌 ， 让 人 沉 醉 ， 唱 出 山 野 一 片 金
黄，唱出田园一片丰饶。

情歌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土家幺
妹儿笑吟吟地带着你到处耍。歌声走
过的地方，就有好客的土家人拉你进
屋喝酒，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你一进门，就会看到满屋的笑脸，感
受到满屋的温馨。那一碗碗醇烈的苞
谷酒和香喷喷的土腊肉，溢满土家人

的豪爽和热情。在石灰窑，我有幸参
加了一对土家族新人的婚礼，他们是
在去年女儿会上认识并相爱的。在伴
娘“陪十姊妹”的簇拥下，婚礼晚会的
篝火映照着一对新人的笑脸。尤其是
新郎，似乎还沉浸在“去年八月叭一
口，今年八月还在甜”的幸福中。品尝
着土家人的“四道茶”，我陶醉在摆手
舞的浪漫氛围中。

石 灰 窑 吸 引 着 来 自 北 京 、 上
海、武汉、重庆、广州的游人，也
吸 引 着 大 批 学 者 对 女 儿 会 的 研 究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恩施市作家协
会主席刘绍敏，致力于女儿会发源
探秘，经过几年的调查走访，编辑
出 版 了 《恩 施 土 家 女 儿 会 演 变 揭
秘》 一书，在挖掘、保护、传承民
族 文 化 上 不 遗 余 力 。 在 此 基 础 上 ，
他还创作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长篇小说《毕兹卡娘娘》，用文学的
形式演绎女儿会时代的新篇章。

小镇地灵人杰，自古文风鼎盛，
从明至清，仕官富贾多人，更有“一门
三举人”的盛事。那些深宅大院、亭台
楼阁，见证着往昔的繁荣。而这种“文
脉”至今还在延续，石灰窑涌现众多
的诗人与作家，近年来一直活跃在鄂
西文坛，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力，其
中土家族苗族作家、诗人邓斌、杨秀
武、徐晓华先后斩获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骏马奔腾”的小镇，

令人刮目相看。受检察院邀请，他们
参加了检察文化建设座谈会，为检察
文化建设建言献策。我们检察院组织
的文化采风活动也曾在石灰窑举行，
从民族文化、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中
吸取养料，推进检察业务建设，树立
检察机关新形象。

小镇也是红色的小镇，一段红色
历史让人荡气回肠。1930 年至 1933 年
12 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以石灰窑一
带为依托，四处游击，开展了长达四
年之久的斗争。红军走了，留下了那
首深情的民歌：“太阳那个落坡四山
黄啊，犀牛那个望月姐望郎。记得
那 年 菜 花 黄 ， 我 送 那 个 红 军 上 山
梁，叫声哥哥早回转，老百姓的痛
苦记心上……”如今，土家族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了现实，整洁、
宽敞的街道取代了“茅草街”，钢筋结
构的平房取代了竹楼茅舍，昔日僻远
贫穷的高山小镇，成为很多人向往的
诗与远方。

石灰窑是文化之乡，更是云的
故乡。一朵朵白云，绽着笑脸，从
各个方向，迎着你，引着你，去赶
一 场 民 族 的 盛 会 。 走 进 白 云 生 处 ，
拨开神秘的面纱，你会发现这块斑
斓的土地，是那么的厚重，那么的
深刻，那么的优雅……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
检察院）

红色小镇
范建生

父亲给我取名没费脑筋，也不讲
究什么寓意，前面是姓，中间辈分，最
后随便选一个字就成了。由此，我的
名字“牟伦祥”便叫开了。殊不知在我
老家，“牟”姓算得上大姓，不少家长
与父亲有类似的想法，故取此名的很
多。自从我启用这个名字后，尴尬与
麻烦接踵而至。

6 岁那年，我随父亲到村办小学
报名读书。时隔两天，老师给父亲捎
口信，你孩子同另一个孩子同名了，
谁改？一个班有两个学生名字相同，
给老师提问阅卷以及同学间称呼带
来诸多不便。于是，父亲与另一位家
长被约到老师办公室，就改名问题进
行“谈判”。

见面一打听，对方孩子比我大半

岁，个儿也高些，但比我后报名。那位
家长对父亲说，这名字我先取，理所当
然你给自己娃儿改。父亲说，我先报
名，后来的要让先。两人僵持不下。老
师发话了，别争别争，先到为君后到为
臣，我替后来的改个名算了。老师的话
如圣旨，他这样一说，两位家长立刻平
息了争名风波。小学毕业那位同学升
入初中另一班，才恢复原名。

1984 年，我考上招聘乡干部。我
们乡党委书记有前瞻性，倡导扶贫先
扶智，要求父母让孩子多读书。他在
全 乡 三 级 干 部 会 上 以 我 为 例 ，你 们
看，牟伦祥，18 岁，年纪轻轻考上乡干
部，这就是多读书的好处。那时，政府
鼓 励 农 民 发 展 商 品 经 济 争 当“ 万 元
户”。邻村有个与我同名的人 ，吃得

苦，头脑聪明，养长毛兔、栽柑橘、开
加工坊，一年收入超万元。乡党委书
记在又一次三级干部会上表扬，你们
看，牟伦祥多有经济头脑，两年就成
了“万元户”，你们要向他学习。众人
误会了，把目光齐刷刷投向我，我尴
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了书记表扬，我一时“名声大
噪”，有人找我取经，有人找我买种，
有人找我合伙。更有热心的大婶大妈
把 姑 娘 带 到 办 公 室 ，缠 着 要 给 我 说
媒。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还是书记
澄清事实后才得以平静下来。

我爱好写作，工作之余常给地区
党报投稿，得到编辑指点进步较快。
谁知作者群中，本县也有一个与我同
名的人，他在一家企业上班且年龄相
仿，宣传部开会时常见面，彼此熟悉。
但对编辑来说，区分二人就没那么容
易了，寄稿费单时，经常把地址弄错，
把他的寄给我，把我的寄给他，令人
哭笑不得。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那位老兄
写了一篇失实报道，造成恶劣影响。

县委宣传部年终开总结会时，分管外
宣的副部长以为是我写的，把我狠狠
批评了一顿。会议结束后我自嘲：谁
叫你同名呢，同名就该背黑锅。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依然爱着
自己的名字，感谢它陪伴我从青丝走
到 华 发 。可 是 因 同 名 我 还 当 了 一 回

“老赖”，心中窝火不已。
那天傍晚二姐正做饭，一位农民

工找上门来，开口问：“这是牟伦祥的
家吗？”“是的，你找他有什么事？”“看
把我找得好苦，他欠我的钱，眼看过
年了怎么还不给？还躲起来了。”来人
气呼呼地大声说道。二姐说：“你找的
确定是牟伦祥？”“这个还有假？欠条
上有签名。”二姐接过欠条一看，原来
欠钱的是一个包工头，她知道又是同
名惹的祸，于是慢慢解释道：“我弟是
叫牟伦祥，但他在检察院上班，从未
搞建筑工程 ，你找错人了 。”对方不
信，以为我在房里躲着。二姐说：“我
弟有几年没住这里了，这套老房我在
住。”不论如何解释，来人反正要钱，
大有不拿到钱就不走的意思。

天色向晚，夜幕笼罩下来。二姐见
一时难以说服对方，陡然想起老屋里
还有我的照片，她转身取来照片让对
方辨认。来人打开手机上的电筒左看
右看，最后确认我不是欠钱的人，忙不
迭道歉，极度失望而去。后来，二姐跟
我谈起这事，我把老赖一顿痛骂，玷污
了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美名”。

因为同名，闹出的“乌龙事件”还
不少，有人申请廉租房我遭到举报，
有人得到提拔同学要我请客，有人吃
官司引来亲友对我关心……我只好
一一解释。

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和称谓，更
是一个人的脸面和品牌。行走大千世
界遇上同名，难免产生许多误会和尴
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或许就是
当下年轻父母翻烂字典也要好好地
给孩子取名字的缘故。但是，清者自
清，一个人只要加强历练，就算同名
中 有 人 败 坏 了 名 声 ，你 依 然 纤 尘 不
染、品性不浊。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

同名风波
牟伦祥

那一年，我在读高三。每日睁开
眼就似上膛的子弹，以最快的速度奔
赴战场，扑通一声扎入题海里不得自
拔，天空是模糊的，前路是模糊的，心
里也是模糊的。只知道低头赶路，等
着高考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大街
上偶尔会飘来任贤齐温暖有磁性的
声音：“……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
道……”我没有时间哭也没有理由笑。
老娘开玩笑说，整天板着个脸，你这么
不爱笑，以后去当法官吧。于是，去上
了政法大学。那时，西安的天很蓝云很
白。那时，我就像江流儿刚刚被认作御
弟，即将踏上西去取经的长路。

第一堂民法课，老师讲了一个案
例，据说是每届必讲的案例。读法律一
学期的孙子过年回家，问奶奶有没有
结婚证，奶奶说没有。孙子说，没有结
婚证就是非法同居。奶奶气得举起拐
杖就打：“我和你爷爷结婚六十年了，
你个兔崽子才学了几天法律，回来说
我是非法同居，看我不打死你！”案例
讲完大家都笑了，老师没笑。二十多
年后我还记得，老师很郑重地对我们
说，“不管以后你们从事哪一类法律
职 业 ，请 记 住 ，千 万 不 要 成 为‘ 讼
棍’”。那时，政法图书馆前的造型是
一本宪法。那时，我对法律的感知，就
像一只旱鸭子突然来到了海边，那一
片海天一色，那一片茫茫无边，既向
往又畏惧。

那一年，我在学校的法律服务中
心做秘书。秉持着“以我所学，服务社
会”的社团宗旨，以一种不知从何而
来的自信，揣着半吊子法律常识，跟
着学哥学姐们上街进行法律援助。一
位阿姨说：“我儿子不管我。”我说：

“告他。”一位大叔说：“邻居欠我 800
块，几年了都不还。”我说：“告他。”我
不 知 道 来 咨 询 的 人 后 来 有 没 有 去

“告”，但我很担心，老师要是知道了，
会不会以后不让我上街了。那时，我
似乎只懂得直拳出击、以法律之名正
面硬刚。那时，我就像不知天高地厚
的孙猴子，法律是我手里的铁棒，以
为铁棒在手，天下无敌，师傅的嘱咐
早扔到了九霄云外。

那一年，是我在基层工作的第十
年，分管司法工作的第十年，孙猴子
的铁棒藏在耳朵里快生锈了。所谓说
百姓话，做百姓事，我似乎已经快忘

了法学院的那些名词解释，我也有些
年头没鼓动别人去“告”了。辖区有矛
盾纠纷了，我会先和他们拉家常，和
张大哥从天气说到收成，和李婶子从
村东头的小沟渠说到村西头的大黄
狗，和王大爷从早上的酸菜稀饭说到
下午的洋芋蒸面……似乎是闲谈，但
我已“侦查”清楚案情，也把准了当事
人各方的脉络，一次次分头做工作，
再帮他们算算人情账、经济账和法律
账，直至他们一肚子的怨气消了，火气
没了，问题解决了。那时我不再板着脸
做事，嬉笑怒骂间又化解了一起矛盾
纠纷。那时，面对来访群众的“控诉”，
我顶多是敲敲法律他老人家的门，但
不会让老爷子手里的鞭子落下来。那
时，我是“依法治区普法先进工作者”。
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公检法的队伍。

那一年，还没有微信、抖音、公众
号，《人民的名义》还没有播出，我还
是检察队伍的新兵。身着检察蓝，腰
板笔直地上街宣传。一位卖菜大爷看
着手里密密麻麻印满字的宣传单问：

“检察院都检查啥？我看你们穿的这
蓝短袖，是不是在街上收秤的？”我滴
个乖乖，大爷是把我引以为傲的检察
蓝当成城管制服了吧？原来公诉席上
的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在“不犯事”
的普通群众那里基本是无感，就像将
大唐引以为傲的老唐被问及“东土大
唐是哪里的土啊？啊？啊！”那时，检察
院在大多数人眼中似乎是神秘而不
知所以的，虽然谁都会把“公检法”连
着说，但我们既没有警察 110 那样家
喻户晓的“名气”，也没有法官一把法
槌定乾坤的“牛气”。虽然那时，我已
经重新操起了“法言法语”，磨亮了铁
棒，收拾了几个妖魔鬼怪。

那一年，虽然“两反”已经转隶，
但侯亮平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检察院
在老百姓眼里已不再“神秘莫测”。刑
事检察持续做优做强，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让社会对检察院有了新
的认识，更多的未成年人群体接触到
了检察人，一些原本“信访不信法”的
人选择到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人的
形 象 更 加 深 入 民 心 ，老 百 姓 渐 渐 知
道，原来公安办案、法院审判都要受
到 检 察 院 的 监 督 ，原 来 上 至 空 气 污
染、下至河道采砂，大至冤假错案翻
查、小至父不教子不孝，检察人都能

管。那年，我 9 岁的孩子在作文里写，
长大了“要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惩恶扬善，打击黑恶势力，
争取让老百姓过上舒适的日子……”
朋友圈里有人评论，这是妥妥的“检
察二代”，我很骄傲这个称呼 。没有

“官一代”的爸爸，也没有“富一代”的
爸爸，但他有每日耳濡目染的检察官
妈妈。那时，我在公诉席上已站了七
年多，检察蓝是最飒的装扮，法言法
语 是 庭 审 中 的 标 配 。手 握 法 律 的 皮
鞭，心里却时时想起十年基层经历中
的民情民意、民心民愿。皮鞭抽打在
身 上 容 易 ，但 留 下 的 疤 痕 却 很 难 抹
去。我不断警醒自己，刑罚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每一个法律人都应当有一
张父亲的脸，威严的背后是良善的用
心。作为司法者，要让刑法的“父性”
和“母爱”相得益彰。

那一年，孩子已上初中，对检察
职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家庭日常对话
是这样的：“妈妈，如果有人偷了一辆
自行车，能判几年？”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定罪量刑

不是仅靠你说的这点条件就能定的，
你又忘了？你先告诉我他多大了？够
不够刑事责任年龄？他有没有精神类
疾病？自行车价值多少？放在哪里被
偷的？采取什么手段偷的？他以前有
没有前科劣迹？这次有没有自首、立
功、认罪认罚？被害人是不是特殊人
群？他有没有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有没有取得谅解？是全额赔偿还是部
分赔偿……”

“妈妈，每次你这样问的时候，样
子好帅啊！”

“妈妈，我们班上最近老有人丢
东西，你能不能给破破案？”

“妈妈，街上很多小孩子骑小黄
车（共享电动车），你们赶紧给交警队
说一说。”

……
在少年眼里，检察官就是无所不

能的“大神”。
这一年，是从事刑检工作的第十

一个年头。少捕慎诉慎押已经成了刑
事司法政策；“你办的不是案子，是别
人的人生”是萦绕耳边的紧箍咒语；

宽严相济、“三个效果”统一已经在办
案中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一年，检
察视角已遍及社会生活更多更广更
深的方方面面，打击犯罪、守护公平
正义、守护绿水青山、守护未来的你、
守护未来的我们、守护舌尖上、脚底
下、邮包中、银行卡上的安全 。这一
年，上街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大爷
大妈们对检察院已经不再陌生。这一
年，周深一曲《我的答案》唱得人热血
沸腾，“或许我燃这一生追光逐焰，日
复一日只为延星火点点，法者治之端
我守最后一线，你寻的答案如今可有
看见……”

是的，从懵懵懂懂蹚入法律的河
流，到一身正气着我检察蓝，无论疾
恶如仇地高举铁棒，还是如我在诉
的检察自觉，此生为契只为濯一方
清白天地。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
仍怀一颗赤子之心，还是那个“善
恶分明、不甘平庸、心怀烂漫、热
烈赤诚”的少年。

（作者单位：陕西省商洛市商州
区人民检察院）

那一年 又一年
段俊波

绿水青山

绿 是水本来的心意
青 是山应有的表情

绿水 是大山的脚步
青山 是流水的呼吸

鱼游在清澈里 鸟飞进茂盛
幸福的感觉如此真实
不需那么多曲折

家园在笔下
一点点描绘 一遍遍皴染
画出青绿山水的人
已被画进历史的长卷

生活在一棵树上

向世界借一个角落
在一棵树上安放一生的诗意
隐居在叶片之间
热爱阳光 雨露
也坦然迎接每一次风暴
生活的滋味总是有苦 也有甜
思绪 有时随着白云飘远
又被一声鸟鸣唤回
仿佛在时光里 卷起小小的旋涡

谛听着叶脉里 绿色的澎湃
守着内心的平静
生活在一棵树上
越来越像一片叶子

树的表达方式

一棵树 仿佛一位沉默的词人
不知疲倦地创作 枝干蓄满深情
主题 在春光里悄悄萌发
境界 在暴雨中获得升华
每一片叶子 都是他真诚的表达
一个个内涵丰富的词语

借着一缕秋霜带来的灵感
化开绿色的浓郁
心境 越来越透明
思想的脉络 越来越清晰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韵脚深红 或者浅黄
多么自然的呈现 不需更多推敲
经过时光的洗礼
反复修饰润色 已是多余

句子 参差而轻盈
交给风 缓缓地朗诵
发表给天空 大地
回应季节的期许
然后 踏着冰雪
继续酝酿明年的诗意

我们一起去春天

冰雪开始消融 旧梦进入流水
在我们的呼吸里
时光 有节奏地扇动翅膀
太阳和月亮 交替出现

清除血液里的积尘
打扫干净自己的世界
让放飞的喜悦 栖息在眉梢
在路口 无论向东还是向西
一定给心情换个颜色 轻装上路

钟声 撞开春天的大门
新岁的第一缕曙光 在天边起程
那么多的祝福 在空中赶路
走 我们一起去春天

每个人都满怀 盛开的愿望
时间之树 穿过凛冽
即将长出一片新叶
如同五指紧并的手掌
接住落下来的阳光

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崭新的自己
重回少年 满怀春风浩荡
仿佛刚刚从故乡出发
行囊空空 唯有梦想溢满
走吧 我们一起去春天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绿色的诗行（组诗）

顾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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